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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电力中共地下党组织中年轻党员石金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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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2月生，上海人。上海市
离退休干部先进个人。原上海市电
力工业局沪北供电所副所长。1947

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为当时上
海电力中共地下党组织中比较年轻
的党员。1950年，荣获“首届上海市
劳动模范”称号。

   石金根

1946年，23岁，加入新药业地下
党支部，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虽
没有在战场上冲锋陷阵，但他不怕
困难、不怕辛劳、不怕牺牲，在青年
中起到带头作用，适时传播进步革
命思想，尽自己所能，散发光与热。

70余载时光倏忽而过，已是年
逾百岁的上药集团总部离休干部。老
当益壮，仍用责任与担当践行誓言、履
行使命，积极参与党内各类主题教育
活动，为实现中国梦贡献力量。

   虞颂元

尽自己所能，散发光与热
解放战争时期上海新药业地下党员虞颂元

药厂谋生
药校进修
虞颂元来自浙江宁波观海

卫镇，出生于教育世家。5岁

时父亲去世，家中生活艰辛。

为了生计，他来到上海读书，借

住在亲戚家。高中毕业后，顺

利考入震旦大学化工系。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

日军进入租界。家中经济困

难，虞颂元只能停学，来到中国

生物化学制药厂制造部谋生。

“制造部除了化学师，就是练习

生，相当于最底层的工人，做的

是化学合成，每天和玻璃瓶子、

有毒易燃化学品打交道。”

虞颂元回忆，当时厂方管

理严格，男女工人之间不允许

交谈，每月发的工资也只够买

两三斗大米，这让他生活困

顿，精神上也受到压抑。“那时

候，我从学校来到生化药厂，

没有太多社会经验，又在这样

的工作环境中，心情苦闷，时

常感到前途迷茫，又不愿一直

如此。但是出路在哪呢？我

想，多学点知识和谋生的本领

才是硬道理。”

于是，1944年2月，虞颂元

考入私立药学补习学校二年

级，成为一名插班生，晚上7时

到9时上课，一周6天。同班同

学都是药厂、药房中工作的青

年，和他有着相似的命运与遭

遇，不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或

是入党积极分子。晚上放学

后，虞颂元总是和他们结伴回

家，“那是我们交流思想的绝佳

时刻，无论是生活的困难、低微

的工资，或是工作的苦闷、个人

的前途，都让我得到了启发。

只要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存在一

天，我们的生活是不会好的。”

短短5个月左右的学习生

活，不仅充实了虞颂元的药学

知识，更成为了他迈向革命道

路的第一步。

星星之火
可以燎原
虞颂元从药学补习学校

毕业后，经同学介绍参加“药

剂生联谊会”办的图书馆值班

工作，改变命运的齿轮就此开

始转动。

在中共地下党的引导下，

虞颂元用业余时间大量阅读了

图书馆里的进步书籍，如《西行

漫记》《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大

众哲学》《社会科学二十讲》等，

加深了对社会主义革命的认

识，点亮了理想信念之光。

久而久之，虞颂元入党的

心愈发热切。1946年1月18

日，他在地下党员赵天佑的帮

助和联络下，正式成为当时中

国共产党新药业约40名地下

党员中的一员。“党组织之于当

时的我，不仅是光荣与梦想，更

像‘他乡遇故知’。”

此后，虞颂元积极参与上

海新药业地下党组织活动。他

努力学习，勤奋工作，加入“药

剂生联谊会”，扩大团结面；参

与文体娱乐活动，吸引青年到

集体中来；组织图书馆活动，鼓

励行业青年多汲取精神食粮；

在广泛交友中发现进步青年，

发展先进骨干。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新

药业地下党从1938年有第一个

党员，逐渐发展为上海解放时

约有90名党员的地下党组织。

迎接解放
见证历史
上海解放前夕，虞颂元密

切配合中国人民解放军，组织

开展上海解放宣传活动。身为

人民宣传队的一员，他在解放

军进入市区苏州河沿岸仍在战

斗时，就在南京路一带和其他

队员共同传递党的声音、宣传

党的政策，呼吁大家坚守岗位，

共同迎接全上海解放。

虞颂元清楚地记得，5月

25日早上6时许，在重庆南路

与淮海路交错的弄堂口，他向

外张望，站岗的哨兵竟是解放

军，他意识到“上海解放了！”

自此，工资收入稳定了，生活安

稳而充实，翻天覆地的变化拉

开了新时代的序幕。

往昔峥嵘岁月已成历史扉

页。但每每忆起，虞颂元仍心

潮翻涌，久久不能平静。如今，

虽然年逾百岁，虞颂元依旧活

跃在各类主题教育活动第一

线，成为助推各项活动的“台柱

子”。建党百年之际，他还倾心

写就了《中共上海新药业地下

党发展史和职工运动史》，系统

梳理了上海医药行业投身民族

解放，开展地下党活动的珍贵

文史资料和历史照片，填补了

上海医药行业地下组织斗争史

研究方面的空白。

“虞老”是大家对他的尊

称。80岁时，虞颂元学会了PS

软件，为老同志制作各类演出

的照片集锦，100岁时剪辑了

红色巴士党课vlog视频日志，

成为追逐新生事物的“弄潮

儿”。百岁生日时，他还把青年

朋友们请到家中，翻开珍藏70

多年的上海解放前夕史料照

片，让年轻一代在一个个真实

的红色故事中接受党史教育。

“党员是种子，到哪里都能

生根、开花。”虞颂元说。

本报见习记者 陈佳琳

上海，是金融中心，更是国

际大都会……每当夜幕降临的

时刻，华灯璀璨、万家灯火。

杨树浦路2800号，是杨树

浦发电厂的旧址。电厂始建于

1911年，解放上海战役打响

时，这里是远东第一大电厂，占

全国发电量的10.7%，供应上

海约80%的电力。

然而，在75年前，这座重

要的发电厂却面临着前所未有

的危机。当时有谣言传出：国

民党策划了“焦土政策”，准备

在撤出上海时彻底摧毁杨树浦

发电厂。

绘制图纸
“敌人想让我们陷入黑暗，

我们要让上海永放光明！”石金

根18岁就参加革命，解放前是

上海电力公司馈电处地下党

员。追忆往昔，这位95岁的老

人坐在轮椅上，难掩心潮澎湃。

他告诉记者，解放和接管上海的

过程中，水电、交通等公用事业

关乎着城市能否正常运转，民

心能否安定。为了完整接收这

座电厂，准备工作早已开始。

1949年元旦，上海电力公

司的不少职工收到了地下党组

织发来的一封贺年信，信上宣

传了人民解放战争的大好形

势，号召团结起来，保护工厂，

迎接解放。制定护厂方案，需

要可靠的图纸。石金根记得，

经历了思想上的秘密动员后，

当时的上电党总支交给技术支

部一个重任：绘制详细可靠的

电厂分布图纸。技术支部在中

华书局公开出售的美军航空测

量绘制的上海市全图上加标了

上海市各主要变电站和主要电

缆的走向，上级党组织就是根

据这张地图制定了全市变电站

的保卫措施。

“我们暗中把每一个变电

站的地址、每一条线路的走向

都在地图上仔细标注。围绕需

要重点防守的要害地点、要害设

备，设计纠察岗位和巡回路线，

规定车间入口哪些封闭，哪些通

行。每天根据地图对重点设备

开展反复巡察，防止敌人疯狂

破坏。如果发生情况，马上向

总处报告。”石金根回忆道。

与电结缘
1949年5月23日，解放上

海战役进入总攻阶段。国民党

守军一个120多人的连队进驻

电厂，在高温高压的锅炉房顶

上架设机枪，企图占据制高点，

用火力封锁黄浦江。据石金根

回忆，当时杨树浦发电厂的地

下党员李志耕出面以护工纠察

队大队长的身份同他们进行交

涉，把机关枪炮撤了下来，工厂

得以保全。

解放军主力部队进城第二

天，上海市民打开家门，发现马

路边多了席地而眠的战士，自

家生活并无影响。电没有停，

水没有断，电讯畅通，绝大部分

的工厂设备都没有被破坏，市

内交通和铁路运输也基本恢

复，解放军把大上海完整地交

回人民手中。

石金根出生于1929年2

月。小时候他家里很穷，用的

都是煤油灯，还得省着用，根本

不知道有电的存在。16岁那

年，石金根第一次在租界里看

到电灯，感到非常神奇。“又亮

又好看，当时我就盯着看了好

长时间。心想这么好的东西，

应该属于每个中国人。”

心里埋下一颗种子，石金

根后来成为一名电力工人，与

电结下一生的缘分。1947年

10月，他加入中国共产党。

保卫上海
上海解放后，石金根回到

上海电力公司馈电处工会负责

纠察队工作。“当时还有敌特活

动，社会情况比较复杂。我在

完成纠察队组建工作的同时，

日以继夜常驻工会，带领队员

参加值勤护厂及各变配电站夜

间巡视，以防坏人搞破坏。”

石金根告诉记者，1950年

2月6日下午1时，17架美式巨

型轰炸机从台湾飞来，敌机的

轰炸目标很明确，就是上海的

重要设施。在这次大轰炸中，

杨浦发电厂有28位工人被炸

死，30位工人被炸伤。其中两

架B-29型轰炸机在厂区周围

投下了15枚炸弹，有9枚炸在

发电厂的设施上。当时厂内锅

炉破裂，热水四溢，残骸遍布，

输煤设备全部被炸毁，有13台

锅炉和6台汽轮机受到不同程

度的损坏，其中1台主发电机

严重受损，市区大部分地区的

供电受到影响。

石金根遵照上级指示，带

领馈电处的大部分纠察队员冒

着危险迅速前往电厂负责纠察

保卫工作。翌日，轰炸警报没

有解除，在危险可能随时发生

的情况下，时任上海市市长陈

毅到现场视察慰问。他喊道：

“争取48小时恢复部分送电，

行不行？”大家异口同声道，

“行！保卫光明，保卫生产！”据

石金根回忆，42小时后，第一

台机组恢复发电。

如今，杨树浦发电厂作为

一个电厂早已退出了历史的舞

台，作为“工业锈带”到“生活秀

带”的一分子而焕发新生。“如

今，上海发展越来越好，东方明

珠越来越闪耀，我感到很开心、

很骄傲。”石金根说。

本报记者 杨欢

■ 石金根 受访者供图

■ 虞颂元 受访者供图

亲 历

■ 上海解放时，江海关大
楼（现上海海关）升起黄浦
江畔第一面红旗


